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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农业作为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方式，是实现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基于 2018

年湖南省 14 个地市（州）生态农业发展相关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湖南省生态农业发展绩效进行评价。结果

表明：第一，湖南省生态农业区域发展不协调，地域分异明显，呈现出湘东湘北最优，湘中湘南居中，湘西地区较

弱的布局。第二，各地市（州）生态农业经济、生态、社会效益之间发展不均衡，长株潭地区表现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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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发展现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生态农业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方式，是实现农业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湖南省作为农业大省，具有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但部分农村地区存在经济发展水平偏低、资源环境

问题突出、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现象，导致省内总体生态农业发展水平偏低，进而制约了生态农业的发展。因此，研究分析湖南

省生态农业发展效益，整体把握各地市（州）生态农业发展水平，准确找出生态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对促进湖南省农业现代

化与农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生态农业发展是乡村振兴背景下“三农”问题的重要研究内容，一直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研究内容集中在生态农业的概

念界定、发展目标以及生态农业发展模式总结。生态农业是指少用农药、少施化肥、因地制宜进行农业生产，并产出绿色、有

机食品的农业生产方式。其目标是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三者综合效益的最大化，在符合农业生产安全和人

类健康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生态农业的发展模式根据农业发展的动力不同，可以分为科技推动模式、环

境保护推动模式和产业融合推动模式三种。生态农业发展评价是中共十九大以来解决农业农村问题，改善农民生活质量的重要

研究内容。现有研究对生态农业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通常按照经济、生态和社会三个维度进行构建，称之为“生态系统理论”。

林东平采取模糊数学多层次模型对国内各省份生态农业效益进行评估；孙黎康等人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四川省生态农业绩效作出

了评价。 

综上所述，目前以生态农业为主题的相关研究较为成熟，但定量研究方面仍有很大的补充空间。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

对湖南省各地市（州）生态农业发展水平进行绩效评价，深入分析了现阶段湖南省生态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1 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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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指标体系、评价方法及数据来源 

本文根据生态农业发展目标，参照已有学者构建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考虑选取指标的代表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最

终确定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等 3 个一级指标，同时选取了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1）、单位耕地面积产出（X2）、

农业单位劳动产出（X3）、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X4）、有效灌溉率（X5）、森林覆盖率（X6）、单位面积柴油使用量（X7）、人均

粮食产量（X8）、人口自然增长率（X9）以及城镇化水平（X10）等 10个二级指标。 

本文选取的评价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先降维，然后按照方差依次递减的顺序确定各主成分。当前 i 个主

成分的累计贡献率达到某一特定值（一般为 80%）时，即保留前 i 个主成分。选取湖南省 14 个地级市（州）作为样本，所用数

据来自 2019 年《湖南省统计年鉴》以及各市州统计公报。 

1.2 主成分归纳与线性关系计算 

运用SPSS25.0进行KMO和Bartlett检验，得到KMO的值为0.632>0.5，说明选取的各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足够小；Bartlett

球形检验中的近似卡方值为 107.969,P 值为 0.000<0.5，表明本文所选取的研究数据适于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的前 3个主成分

特征值均大于 1，且这 3个主成分旋转后的总方差解释之和为82.80%，表明这三个主成分的方差占全部因子方差的 82.80%>80%，

因此可以选取以上 3个主成分作为提取的综合指标来替代构建的 10个湖南省生态农业发展水平指标。 

根据数据处理结果得知：主成分 1(F1）中，变量 1、3、5、7、10占了较大比重，分别是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业单位劳

动产出、有效灌溉率、单位面积柴油使用量以及城镇化水平，这几个指标综合反映了生态农业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将第一主

成分命名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主成分 2(F2）中，变量 2、8、9 占了较大比重，分别是单位耕地面积产出、人均粮食产量以及

人口自然增长率，这三个指标综合反映了农业社会发展水平，因此将第二主成分命名为农业社会发展水平；主成分 3中，变量 4、

6占了较大比重，分别是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和森林覆盖率，这两个指标都反映了生态农业可持续性发展水平，因此将第三主成

分命名为生态农业可持续性发展水平。同时据各主成分所对应原始变量的得分系数矩阵，3 个主成分与其对应的 10 个二级指标

之间的线性关系表示如下： 

 

1.3 主成分得分与综合评价 

根据上述列示的表达式计算湖南省 14个市（州）各主成分的得分，同时以各因子方差贡献率比重作为权重进行加权汇总计

算，分别计算出 3 个主成分对应的 F1、F2、F3，进而计算得到湖南省 14 个市（州）生态农业发展绩效的综合得分

F=(46.079F1+24.041F2+12.680F3）/82.799。基于省内各市州生态农业发展状况的基本数据，计算各市州各主成分得分和综合

得分，并对得分进行排名。 

生态农业经济发展水平（F1）排名中长沙市和娄底市分别排在第 1 位和末位，说明长沙市生态农业的经济发展水平最好，

娄底市生态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最差。从得分上来看，长沙市得分为 2.355，而娄底市得分为-1.152，二者相差 3.507，相差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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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湖南省不同市（州）生态农业经济发展不均衡；生态农业社会发展水平（F2）中长沙市得分最高，常德市得分最低，得分

分别为为 2.045、-2.236，说明长沙市生态农业社会发展水平较好，常德市与长沙市得分相差很大，湖南省生态农业社会发展水

平极度不均衡；生态农业可持续性发展水平（F3）得分最高的是衡阳市，得分是2.558，最低为怀化市，得分为-1.166，两者相

差 3.724，表明湖南省生态农业可持续性发展水平出现区域间的严重失调。 

数据结果表明，湖南省生态农业发展综合效益大致呈现出湘东湘北最优，湘中湘南地区居中，湘西地区居后的布局。其生

态农业发展综合绩效排名由高到低分别是：长沙市、岳阳市、株州市、湘潭市、衡阳市、郴州市、常德市、永州市、益阳市、

娄底市、怀化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邵阳市、张家界市。其中位于发展第一梯队的城市有长沙市、岳阳市、株洲市以及

湘潭市，其主要集中于湘东地区，这四个城市的各项主成分因子排名都比较靠前，可能的原因是湘东地区相对于湖南省其他地

区而言农业发展条件良好。其中长沙市是省会城市，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备，资源聚集，其生态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

展水平都排名第一，但由于长沙市工业发展挤占了农业用地，其排放的废气废水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污染，因此降低了长沙市生

态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发展水平，排名第九。位于发展的第二梯队的城市有衡阳市、郴州市、常德市、永州市、益阳市、娄底

市，其主要位于湘中南地区，其中以衡阳市为代表，其生态农业可持续性发展水平在 14个市（州）中排名第一，其原因在于衡

阳市近几年大力推广绿色农业，农业生态保护建设力度不断加大；位于发展末端的是大湘西地区，有怀化市、湘西州、邵阳市、

张家界市，该地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欠缺，农业机械化水平不高，且生态农业资源薄弱，农业发展受到

一定程度的限制，综合得分较低。 

2 结论与建议 

2.1 结论 

2.1.1 生态农业发展呈现区域失调，地域分异明显。 

当前生态农业发展效益分布情况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第一，各市（州）经济发展基础、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同，农业现

代化水平出现差异。长株潭地区是湖南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生态农业发展基础优于其他市州，产业发展水平高，经济效

益高，尤其是长沙市，生态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社会发展水平排名均居榜首，整体来看，长株潭及其周边城市生态农业发

展综合效益靠前。第二，省内各地区生态农业自然资源禀赋不同。湘北洞庭湖区域水量充足、土壤肥沃、农业生产气候适宜，

发展生态农业具有先天优势，因此位于洞庭湖区域的岳阳市和益阳市依靠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生态农业发展综合效益较好。

第三，农业发展生态环境不同。大湘西地区位于湖南省西北部，多高山沟壑，农业生产条件较为恶劣，生态农业发展受到限制，

因此排名较为靠后。 

2.1.2 各地市（州）生态农业经济、生态、社会效益之间发展不均衡。 

处于第一梯队的湘东地区，其生态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可持续性发展水平三大效益得分情况不均衡。株

州市生态农业发展综合水平排名靠前，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其农业社会发展水平和可持续性发展水平得分都较低，排名

靠后。可能的原因是二三产业的发展挤占了农业发展所需资源，生态农业经济、社会、生态三方协调发展目标难以实现，内部

系统失衡。第二梯队的大部分城市至少一个主成分排名较为靠后，如常德市和娄底市，前者生态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第二，而社

会发展水平垫底，后者生态农业社会发展水平第三，经济发展水平排在最后。可能的原因是这些城市农业发展三大效益之间未

能实现最优化融合发展，因此综合排名为中等水平；位于第三梯队的大湘西地区，生态农业发展基础较差，由于生产条件较差、

精细化生产水平较低，开发利用发展程度较低，各成分发展水平都弱，综合排名较为靠后。 

2.2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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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宏观统筹，缩小各地市生态农业发展差异，提升整体生态农业绩效水平。 

根据综合排名，湖南省内各市州生态农业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可持续性发展水平以及综合效益水平严重失调。

因此，从宏观角度着手，以乡村振兴发展为契机，协调各地市（州）生态农业发展，缩小区间差异，从而提升湖南省生态农业

整体发展水平。第一，加强区域之间以及各市州之间的交流。鼓励生态农业发展较差的城市向生态农业发展好的城市学习优秀

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借鉴发展经验。第二，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产业，进一步提升生态农业发展水平。省内各区域间生态

资源基础存在差异，不能照搬农业发展水平好的地市的农业模式，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产业。如湘西地区充分利用其资源禀赋，

大力发展高山蔬菜种植和畜牧养殖，提升其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发展休闲农业，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从而提高生态农业总体发展水平。第三，促进相同地理环境和相同生态状况的市州展开合作，以实现生态农业协同发展。助力

地理位置邻近的城市开展合作，通过资源合理配置，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如长株潭地区三个城市的合作经验可以推广到生态

农业发展综合效益排名靠后的湘西地区。 

2.2.2 微观调控，补齐各市州生态农业发展短板，实现三大效益均衡发展。 

经济效益最大化不应该把生态效益发展排除在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三大效益之间的融合发展才是实现综合效益最

大化的最佳路径。针对生态农业经济发展水平高，社会发展水平和可持续性发展水平与之不相匹配的长株潭城市群，在大力发

展工业产业的同时，应该注重农业产业的发展，尤其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以促进生态农业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

针对生态农业可持续性发展水平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弱的湘西地区各地市，应该立足于乡村振兴发展现代农业

的要求，抓住机遇，推动农业机械化全面发展，健全农业科技创新推广体系，在发展农业产业的同时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双

管齐下，以强化生态农业发展基础，进而提升生态农业发展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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